
因患病后化疗，免疫
力下降，舒玉梅昨日的口
腔溃疡已经很是严重，说

话都感到疼痛。但提起她
与哥哥姐姐的关系，她还
是再三强调：“我们关系
一向很好，不像大家想像
的那么糟糕。”她也很希
望最近两天自己身体能够
有所恢复，以便她可以亲

自到姐姐的门上给她讲清
楚捐献骨髓的过程，帮她
打消顾虑。
“姐姐家里两个孩子，

姐夫身体又不好，所以她
是家里最辛苦的人了，有

什么重活累活都是她一个
人顶着，很不容易！”提起
姐姐舒玉莲来，舒玉梅还
是停不了口。“只是我能
力很有限，一直也没能给
姐姐多大帮助，总觉得很
过意不去。”

“农村的医生愚昧不
懂道理，我们跟姐姐讲手
术没问题，她也不能完全
打消疑虑，所以需要更多
的沟通。其实姐姐从来没
有说过拒绝给我做骨髓
移植，她只是在考虑，在

犹豫，这个期间她没有声
音也是正常的。但我相
信，只要她想通了，知道
捐献骨髓是怎么一回事
了，肯定会同意来救我一
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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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住的房子是租的，

我只去过几次，具体位置我
也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在枞
阳牛集镇。”根据躺在病榻上
的舒玉梅提供的地址，记者
昨天驱车赶到安徽枞阳县。

牛集镇已不存在，划分
为多个村，归属义集镇。记者

沿街逐户打听舒玉莲，许多
居民都摇头，“没听说过这个
人。”中午时分，记者走到义
军村，马路边有一栋灰旧、外
墙脱落的二层小楼，卷帘门
洞开，记者便走了进去，屋里
散乱堆放着一些竹篮竹筐，一

位勾背、腿有残疾的中年男子
坐在竹椅上编织着竹具。
“你好，认识一个叫舒玉

莲的人吗？”记者问。男子愣
了一下，抬头看了记者一眼，
然后迅速低下头，轻声说道，
“她家还在前面。”

记者想问得更详细点，

但男子已不回答，埋头继续
编织。记者只好退出，不料，

刚走出门几步，就听见后面
“哗啦”一声，回头再看，卷
帘门已拉下。记者颇感不解，
忙向旁边的一位女子询问，
“这就是舒玉莲家。”这位女子
说，“腿残疾的男人是她丈夫，
他关门肯定是不想见你们。”

几位邻居告诉记者，男
的姓汤，家住义集，这房子是
他租的，搬过来住才几个月。
记者在门口等了几个小时，
见仍没有开门的迹象，只好
怏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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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玉莲一家闭门不见记

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舒玉
梅有3个哥哥，为弄清情况，
记者又找到 40公里外的舒
玉梅的几个哥哥家。

好像知道记者要来似
的，3个哥哥家都不约而同地
大门紧闭。旁边的邻居说，

“他们出去打工了。”一番周
折后，记者找到其中一个哥
哥的爱人许女士。“我们看到
你们的报道了，知道你们会
找上门。”许女士一脸平静地
说，“但你们不了解真实情
况，错怪了舒玉莲。”

许女士告诉记者，舒玉
莲不是不想捐骨髓，主要是
现实情况不允许。“她弟兄姐

妹5个，就她身体最差，浑身
是病。家里条件也很糟糕，丈

夫残疾，还有 2个孩子，全靠
她一个人种几亩田谋生度日，
至今住的房子还是租的。”

许女士说，骨髓配型成
功后，医生曾告诉玉莲，捐献
骨髓后，像她这种身体状况，
至少要在家休养一年，不能

做过重的体力活。“玉莲是家
里的顶梁柱，一年不下田做
活，一家人喝西北风啊？”

记者提出能否帮助见见
舒玉莲后，许女士拨通了舒
玉莲的电话。约 20分钟后，
她摇着头苦笑着说，“玉莲还

是不同意。我真的没有办法
了。”记者问什么原因，“主
要是怕健康受到影响，家里
以后没人支撑。还有就是其
妹夫对记者说的一些话，很

伤她的心。”
一旁的舒玉梅几个亲戚

说，“她们兄弟姐妹几个，就
舒玉莲家里条件最差，姐妹
关系一般，平时来往不多，彼
此关心可能也不够，现在有
事求人家了，就表现亲热起

来，到处找人过来说情。姐姐
一家人肯定很难接受。”

几个亲戚说，“目前，我
们正在做玉莲一家人的思想工
作，但需要时间，我们也不希望
眼睁睁看着玉梅痛苦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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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报报道了残疾卖花女王

女士在南京白下区太平南路
小上海饭店附近遭到一名男
子毒打。报道见报后，在社会
上引起较大反响，许多读者对
被打的残疾女表示极大的同
情，同时对打人男子的行为表
示强烈愤慨，并一致要求有关

部门严肃处理打人男子。
昨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

事发现场，附近一家卖手机的
林老板正拿着一份快报仔细
阅读残疾卖花女被打的报道。
林老板告诉记者，事发时他正
在店里，看到了王女士被打经

过。“不管怎么说，王女士再

不对，男子也不该动手打人
啊！”林老板告诉记者，“我们

每天下午都看到那名女子拿
着对讲机，在小上海饭店一带
转来转去，好像是城管队
员。”但对于打人男子是什么
人，附近的目击群众均表示不
清楚。另外，事发地附近的目
击群众和广大读者希望有关

部门能找出打人男子严肃处
理，“不能让王女士白白挨
打！”

昨天下午，记者为此事采
访了白下区公安分局。据有关
民警称，经他们与淮海路派出
所联系，打人男子身份一直未

得到确认，而与打人男子一起

的那名女子，是淮海路街道城
管中队协管员。记者立即与淮

海路街道城管中队取得了联
系，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打人男子不是他们中队的工
作人员，至于是哪个单位的，
他们也不清楚。而与打人男子
一起的女子，工作人员承认是
他们中队的协管员，姓厉。这

名工作人员还表示，事发时厉
某并没有动手打人，所以他们
也就没有处理她。

记者了解到，事发当天下
午，那名女协管员厉某与王女
士一起被带到淮海路派出所
后，淮海路街道城管中队一名

负责人赶到了派出所，经过民

警协调，这名负责人代表中
队，当场向王女士赔礼道歉，

并赔了王女士3个花盆钱，共
计20元。

王女士表示，她也不想把
事情搞大，赔了一点钱就算
了。至于她的眼睛被打充血，
她说也没有去医院看，“过两
天就会好的。”

难道就没人知道那名打
人男子的身份？记者将继续关
注。同时，希望知情人能提供
有价值的线索，快报热线：
9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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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男子身份仍无法确认，同行女子系淮海路城管协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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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3点 40分

左右，南京市浦口区高新区
朱家山的河桥上，一辆水泥
槽罐车由于车速过猛撞坏
桥栏，大半车身侧翻在桥外。
“当时这 辆 车 冲 上

桥，就听见‘轰’的一声，
一头撞在护栏上，就翻了

过来。”附近市民周先生
说，由于车速过猛，翻车
后车轮还在飞速旋转。记
者到达现场时，交警已经
将事故发生路段封锁，槽
罐车翻倒在桥边，装载水
泥的槽罐车前端架在桥

上，而尾部砸在桥边的土
堆上，车头高高翘起。上

桥处四五米的护栏已经被
车撞到了桥下。“事故发
生后，司机从翻转的驾驶
室里跳了出来，看样子没
有受伤。”周先生说，当时
很危险，稍微再往前冲一
点，车就会翻到桥下。

记者看到，事故发生地
点路面上有大片泥浆，“当
时槽罐车是直行的，速度很
快，再加上地面湿滑，才导
致方向失控的。”围观群众
说。事发后，交警调来吊车
将槽罐车吊上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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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9点半左右，一辆

“黑中巴”在途经南京和燕
路小市附近时拉响了警报，
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扭头
看时，不慎撞上了前方突然
刹车的货车，受伤严重。

事发后，货车驾驶员
陈某表示，“当时我正好看

到前面是红灯，于是刹车
停下，突然听到车后一声
响，我下车一看，摩托车和
车上的两个人已经倒在了
地上了。”驾驶摩托车的男
子被撞得晕倒在地，坐在

后座的年轻男子没有受
伤，年轻男子指着受伤的

摩托车驾驶员说，“他是开
摩托车拉客的，本来应该
没什么事的，是后面一辆
拉客的‘黑中巴’突然拉
响了警报。他还以为是警
车来抓他的呢，便加大油
门往前跑，扭头看时撞上

了前面的车子。”事发后，
“黑中巴”逃之夭夭。

货车司机看摩的司机

受伤严重，拨打了报警和
急救电话，将其送往附近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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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昨天傍晚，南京市行知

实验中学初三女生晓艳
（化名） 骑自行车放学回
家，刚出校门，就被疾驰的
渣土车撞倒在地。

昨天傍晚6点15分左
右，晓艳上完课，骑着自行
车离开学校。学校大门正对

着宽阔的光华路，马路两头
没有信号灯，只有一条人行
横道，晓艳放学回家都得从
这条人行横道上经过。

据目击者王先生称，当
时一辆渣土车正由东向西
疾驰而来，已经处于马路中

央的晓艳一下子吓懵了，不

知道该怎么办，“我看到她
坐在车上浑身发抖。”渣土

车发现前方有人，立即紧急
刹车，刺耳的刹车声惊动了
不少路人，地面上随即留下
近20米长的刹车印。可最
终，渣土车还是将晓艳连人
带车撞倒在地。

记者随后赶到 454医

院，晓艳正躺在病床上，虽然
身上没有血迹，但晓艳还是
一个劲喊头疼、肚子疼，医生
随后安排其接受详细检查。
记者从交警二大队了解到，
持有通行证的渣土车只有在
夜间10点至早晨7点之间

允许进入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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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姐姐的丈夫和亲戚，了解到事件背后的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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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昨天晚上 8点 40分

左右，一辆 66路空调车在
南京新庄立交桥附近，尾
部突然起火，不到 10分
钟，整个车身都笼罩在一
片火光中，幸好车上乘客
都安全离开。很快，110和
119相继赶到，大火被很

快扑灭。而此时，空调车已
烧成一个空壳。该车司机拒

绝透露任何情况。在现场指
挥的一名负责人模样的男子
告诉记者，这辆车是 2002
年中北巴士公司购进的，应
该不是零部件老化问题，可
能是“偶发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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